叶澜：教师的魅力在于创造

本文是最新发表在《上海教育》（2013年6A第32-36页）上的叶老师采访。本电子稿是正式发表之前的修订稿，和正式发表稿文字略有出入，基本一致，特此说明。

访谈者：叶澜 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者：王厥轩 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研究员

王厥轩：您当教师多年了，教师与医生、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作家相比，其相同之处在哪儿？不同之处在哪儿？在今天的条件下，您认为教师的使命是什么？

叶澜：教师、医生和律师、建筑师、工程师是不一样的。一类是跟物质生产相关，一类跟人相关。教师和医生，尽管都是人，医生主要对人的身体，现在加了精神。医生在工作时，研究把为什么这么治病告诉你。作为教师，他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以及整个生命的发展。这几者之间，差异是清晰的，不难区别。

今天教师的使命就是使学生能够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及他对这个社会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每一代的教师都会有一个时代对教师的使命的要求，但是也会有一些不变的，不变的就是教师的事业是对人的一生负责任的一个事业，就是你给他的东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促进了他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他的发展。尽管学生不完全被教师所左右，但教师的教育会成为一种力量，引导人前进和向上。一个教师，能够对儿童、青少年、对某一个人的发展变化留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让他在每一个前进的重要的时刻会想到这位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位老师，就是在真实的意义上成了一位教师，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技能的教学者。

长久以来人们对教师认识上的一个偏差，就出在教师不是创造者，教师仅仅成为知识传递者。比如，教师上语文课，他只不过是把这个知识，教给别人。他的任务就是教识字、读书、写字。教师不把自己的工作当成是一个创造性劳动，而不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它必然低人一等。马克思讲得很深刻，只有创造性的工作才会有尊严。

今天我们特别强调认清教师的工作性质：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传递者，他跟孩子一起创造他的每一天的生活。为他的未来生活作出创造。教师是丰富人的一生的很重要的工作，教师的创造还表现在“转化”上，他把人类的那些精神财富转化成学生个人成长的精神财富。这个转化的技术，就是教育的魅力。教师的创造性还表现在他对学生精神世界不断地丰富，不断的完善。这样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就会与他的上一代不一样。这是代际传承。这个代际传承，本质上是把知识、技能、精神转化成个人所为的能力和精神的内存。这些东西，储存在每一个不同的隔天，它又会综合成新的创造力。

我觉得教育事业和教育的魅力一定要与创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教师，像蜡烛一样的，成天勤勤恳恳的去埋头苦干，就觉得对得起学生了，以牺牲自己作为职业高尚的表达，而不是用一种创造的智慧去点燃学生心中的内在的精神潜力。倘若是这样，他一定是没有魅力。教师的价值，是一种独有的创造性工作。你问我教师的魅力在哪里？就在于创造。

当然，教师的创造跟工程师的创造不一样，跟建筑师的创造不一样，跟作家也不一样。它的创造是一种为了人的生命的发展而作的创造。这里面有“转化”的创造，一个是教学工作自身需要创造，还有一个，它通过这个“转化”以后，从长远意义上，让每一个生命具有创造的力量。这样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创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觉得人类社会创造事业中不能没有教师这个职业，不能将教师的职业仅仅停留在传递。如果停留在传递，那么这个职业一定没有魅力，这个教育一定搞不好。

王厥轩：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教师与官吏往往不分。到了近现代，教师才成为一种专业，但架构教育的是知识和思想，其背后是教人学做真人。您对当前“育分不育人”是怎么看的？它将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

叶澜：这里要将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把教师看作一种专业。提教师专业化，最早是美国提出来的。它是从两个角度提出：一是以改变教师地位的角度（如美国的教育工会），他们要保障教师的职业地位，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得到尊重。二是从操作化角度提出的，纯粹把教师作为一种专业技术人员。

现在许多人喜欢讲“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我觉得不够。我不简单的提“教师专业发展”，我提“教师发展”。教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人们不太怀疑。现在教师的问题是，对专业的发展，他太看重了，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全人的发展，这个问题可能就忽视了。他不知道教师在学生面前是以全部的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呈现他是谁，学生在判断你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你的敬意、瞧不起、反抗、喜欢，都不是仅仅因为你的专业。而是你的全部人格。当然，没有专业是不行的，没有专业你讲台都站不住。但是仅仅有专业，肯定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教师的整体发展。

教师必须对自身的发展有认识，其中包括他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教育责任的承担。中小学教师面对的是青少年，面对的是活蹦乱跳的成长中的生命，要有一种责任担当。学生生命既是最柔润的，又是最脆弱的。有些东西一旦被打破了，很难再重新变得完美。所以青少年时期，老师留给青少年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对他一生的发展恐怕是蛮有影响的。一个人一辈子能够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他的幸福。

在中国古代，教师是成为一种职业，很神圣的，被称为帝王师。当然还有道德方面的要求，那就是为人师表。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往往把教师圣化了。

在古代，有“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之说。它是有道理的。道理在哪里？古代的文言文，它是对世界的一种表达。有很深的道理。它要孩子去理解，但孩子又缺少生活的体验和经历。为了考科举，你又必须懂这些，那怎么办？就是你跟我读呀，背啊，多读几遍，内在的联系就慢慢浮现出来。这是在儿童缺乏经验的背景下，只能是这样。古代对教育的理解，是以记诵为主的，是记诵治学。因此，古代的教育，是个简单的传递，是反复的操练。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近现代还是传承？近代科学知识大发展，大分化，出现学科化了。这个大分化的知识就成了人类的知识，而不单单是地域的。当科学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的时候，当科学分成了很多学科以后，这些知识就成了人类必须掌握的。为了他将来的生存，教育就成了一种准备（就业）的教育学说，如同把知识本身的记忆、传授、熟练掌握、方式方法，它就成了学科教师的主要任务。教师往往被自己的学科任务障碍了，而忽视了教育的任务。以往的教育学，都把教育看作是人类知识的传递，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递现在必须对教育的概念有一个新的理解。

教师是育人的事业，作为教师，首先要自己活的像个人，他才能对别人产生影响。一种成为真正的人的影响。自己活的像个人，并不是说像一个圣人，就是说你很真实、很努力、有信仰，你在为这个信仰践行。教师也会有缺点，有时候也会有冲动，但只要你是真实的，你会冷静下来，孩子也会理解。所以我觉得跟人打交道，一定要是真人，不要去做一个假假的人。

“只育分不育人”是个太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把“分”和“人”对立，本来就是绝对两分的思维方式。其实真正的能耐是在育人的同时，什么样的“分”我都能对付。我认为这才是教师做到高手了。如果说我只“育人”不“育分”，人家肯定不放心的。因为现实世界不可能说你让他学，你教的学生考试都是考不好的。然后你是个好教师，不可能的啦！所以有时候把“应试”与“素质”一对立，我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对立的说法。这是思维上的两级化，很害人的。教育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和当前的需求来完成它的任务，我们国家在许多方面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说真有本事的，不是说我“育分”还是“育人”，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回答我的“育人”怎么肯定使他能够“分”也上去，但“分”绝对不是我的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我觉得这才是能耐。

我对提“高考指挥棒”也有自己的看法，好像吧基础教育的一切“罪过”，一股脑儿用“高考指挥棒”来涵盖。就是想用管住“出口”的方式来改变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这么长，他小学一年级与“高考指挥棒”之间有什么关系？你就一个高考，这个高考的改革仅仅是测试性的，不管是选拔的还是鉴定式的，总归是一种测试。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改革一个测试的方式，想用它来改变一个孩子成长的全过程。

影响教育全过程的因素很多很多，绝对不只是一个高考出什么试题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们抓错了源头。孩子从小到大要长十几年，孩子进小学的时候离高考还遥远。而我们只讲高考改革才能改革基础教育，这种说法带来什么呢？哎，你高考还没改好啊，所以我没办法改革啊！我改革了对不上你的高考啊，那么你说小学一年级怎么对它高中毕业的高考啊。这样一个漫长的积累变化的过程他不去研究，他只是就认为改变了“这个”就能改变“那个”。那么这也给一些老师和校长不搞改革找到了很好的理由，你高考没有改好嘛！应该讲，许多改革是同时并行的两件事情，你不能依靠“后者”（我不是说高考不要改，要改！）压了“前者”，不能把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压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去。

王厥轩：作为一名教师，您的幸福感是什么？您在初当教师时感到的幸福，在壮年时，获取荣誉时感到的幸福，直到今天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感受到的幸福，其间有怎样的不同的感受？能讲讲原因吗？

叶澜：幸福，现在很喜欢讲幸福。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你对幸福的理解决定了你把什么当做幸福，你怎么去感受幸福。比如说你把胜利当做是幸福，那么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一定感到不幸福；如果你把荣誉当做幸福，那么你得不到荣誉，你就不幸福。所以就是你看重什么，你最在乎什么，什么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幸福。从社会意义上来讨论幸福和从个体意义上来讨论幸福，那是两个概念。从社会的意义上，所谓让你有幸福感，就是起码应该是公平的、自由的、尊重的，这恐怕是社会要缔造的让人感到幸福的一些基本性的要求。公平啊、自由啊、尊重啊等等，应该有的权利就不应该剥夺，这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讨论。（王：我觉得这次十八大，把普世价值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很重要。其实西方教育也好、东方教育也好，都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放到核心，我们过去都没有提普世价值）嗯，不大讲的。所以我说要区分，一种是社会意义上来讨论幸福，就是社会怎么为每个人的人生提供幸福的保障。

作为个体的幸福观和作为教师的幸福观，其实是有相关性的。我更看重的是作为我个体（我个人）的追求。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其实教师只是一个职业，如果一定要说这个职业跟你的人生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就是你的人生大量的时间是在这个职业中度过的。你的个性、你的独特性是在这样一个职业里面得到全面的呈现。尽管都叫教师，但是教师和教师之间是非常不一样的。很难说教师幸福观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是这么看的。可能我这个人更看重做人，你自己的人生过的怎么样？当然这个人生，因为你是老师，你的人生就跟学生联系在一起了。倘若你不懂得人生，你对学生的人生也会有许多不懂。

我感到什么是幸福？就是能够给我很多的时间，让我看书，让我想问题，我有空写书，就像你厥轩别来采访我，我就感到幸福了（大笑）。我很怕采访的，我很怕在媒体上露面，我是要到万般无奈的时候、非绑架着要上去的时候才上去一下。我的讲话往往不太符合主流期望的回答，还有一种可能有的采访者听不懂。我觉得有时候跟媒体打交道很累很累，他们根本搞不清你在干什么（距离差的太远，你讲的话他们听不懂）。现在媒体记者很习惯别人给写个东西，他们就署上自己的名字，或者电话采访也是这样，然后就事论事说几下。这些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大的意思。他们总是期望你能够说一下他们期望的、或者有什么亮点的东西。而生活中有许多很久远的，非常有味道的东西，是真滋味。真滋味未必就是那种唱啊、跳啊、闪耀啊，它不是这样的。人生的滋味是熬出来的。熬啊，这不是煎熬，就是慢慢的炖，积累、累积。然后你就知道，噢，这就是人生！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用一个幸福观来规范我们的幸福感。幸福感是不能被规范的。只有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自己喜欢追求什么。

我现在感到很幸福的。为什么？我最近悟出要讲生命实践教育。我最早提出不能把人当做物，不要忘记他有生命。我们的教育恰恰忘了这一点。我们现在一忽儿强调德育，一忽儿强调体育，就是不善于在整体中培育整体，用整体的活动去培育多方面发展的人。我们总是把一个一个教育活动剥离开来，它本身就违背生命的真实状态。生命是不能割裂的。人在参加体育活动时，未必就是只有手和脚在动，而脑子不动，也没有感情，也没有喜欢不喜欢，这不成了机器人了？教育的难就难在这儿，它任何的活动都是综合的，你忘记了这一点，就一定搞不好教育。我现在觉得很累的，就是老是跟那些形而上学思维的人打交道，你要把它打破，让它重新去理解，真的很难很难，也很累很累。

我最初提出的生命观，强调了教育的综合性渗透，强调了活动的综合性渗透。也许我年纪大了，看东西有更深的眼光，我最近悟出，生命的涵盖不只是人，还包括整个自然界。凡是有生命的，我们都可以和它对话。我给你讲个故事：我们家有个小花园，我经常对植物的变化、花开花落有很多的感悟。以前我们说岁寒，总是说松柏、梅花是经历岁寒的。我看我家的白玉兰树，每年也是落叶、长花蕾、再开。突然，去年的秋天我发现了，在枯叶刚刚开始黄青的时候，花蕾已经在孕育了。我是在一个偶尔的机会，阳台上一看，哎呀，已经有花蕾了。但是这个“落叶”已经在变化了：有的在黄，少数的青，这个时候还在稀疏的，还没有完全掉完，它往往被遮蔽，你看不到它已经在孕育花蕾了。我看到的还是叶，有各种斑斓的叶、枯黄的叶、掉落的叶，它已经在孕育花蕾。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白玉兰的花，它像梅花也经历了风霜雨雪，它的花的孕育和开放，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就是生命。我突然觉得我能够跟白玉兰沟通了。能够与大自然沟通了。我因为怕动物，不敢去研究动物。其实与动物也是能沟通的。我就发现我的心灵可以跟它对话，我觉得我通了，好开心。就是这个生命世界，原来人是可以从各种生命的变化中获得很多的感悟。

人生就可以从这里找寻，我拍白玉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拍，抓住细节一张一张地拍。最早的枯叶，然后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掉完，孕育的花蕾，毛绒绒，准备开，然后盛开，然后掉下来。以后呢，只剩下一个花心，就是一个小的花萼。然后呢，叶子就长出来了。你看，又一代的生命又开始转换了。拍白玉兰的整个变化过程，我真的很享受。其实每一个生命，每一个花蕾，从孕育到绽放都会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幸福感，你没有经过观察、体验和感悟，真的体会不到。

王厥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一次在国家文件层面提出“教育魅力”这个词，也就是一位好教师，既要有人格魅力，又要有学术魅力，对此，您能否做些评价？

叶澜：“人格魅力”、“学术魅力”，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教育魅力。教育的魅力不只是要求每一个好教师，而是每个教师都要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要求你去创造。教育的魅力我的核心观念是创造的魅力，是创造生命发展的魅力。

当然，这里又要有学术，又要有人格。人格，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就是一个真诚。真诚是人格的魅力的基础。不是说哪一种人格才有魅力，我是这样看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师你要帮助学生的发展，你要学生有一个关注自身的发展、自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教师应该是一个一直追求发展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永远有一种好奇，保持着一种发现的这样的眼光，每逢遇到一个新的领域，他不是萎缩，后退，而是希望去进入，了解更多。他对他的周围的世界不仅是一些学科，包括他的周围世界也要经常去发现。这样的教师他一定会让学生感到是很有魅力，因为他经常会跟学生交流他的发现。

倘若我把刚才给你讲的白玉兰孕育的过程，它怎样经历风霜雨雪，怎么样被遮蔽，学生就会懂得：哦，我们不能只看到白玉兰绽放的美丽，而没有看到它孕育的艰辛。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仅仅限于一个人格、学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教师是一个不断追求自己生命的发展和完善的人，在帮助别人完善的同时不断的发展完善自己。这样的一个教师在我看来可能是比较有魅力的。我自己是追求做这样的一个教师，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更关注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首先关注职业。其实职业的规范它总是比较死板的，真正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的教师，你应该是真诚的人，不断发现和创造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有魅力。

王厥轩：教师的生命是在三尺讲台上得以延伸，现在的课程改革已指着其核心，那就是课堂教学。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我国已提出许多种课堂教学形态的改革，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叶澜：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课堂教学过程再认识：功夫重在“论”外》，在北京《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登载，在今年第五期，很长，大约2-3万字。我觉得今天的课堂教学改革到了重建的时候了。现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非常的丰富，多元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大家都在努力，都想有一些新的创造。当然也不乏只是为了提一些新口号而在那里作弄的人。这样的人也有。我认为真正好的重建就要对教学的基础性的东西有一个把握，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有变化，应该怎么改，可能怎么改，从哪里开始改起，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性的把握，我们才会有个比较系统，比较清晰的认识。目前是有点杂乱的“丰富”，什么都在一个平面上呈现，恐怕还是要梳理。

还是要回到教学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上去。要恢复跟过去的看法不一样，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我特别不赞成用“学习”来代替“教学”，也不赞成用“课程”来代替“教学”。教学，它不是教与学，教学是不能分的。只有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你才是进入教育学研究，要不然他进入的就是一个心理学研究，学习论的研究。我不赞成把教学全部涵盖在课程里面，因为课程改革了它本质上是对整个课程结构的一个改革，我在文章都已提到。我觉得前一段之所以没有对教学好好研究，就是因为有一种论调，认为抓好课程就是抓好教学。课程的主体和教学的主体不是一个主体。课程的主体是课程编辑者，他们是由一群对学科教学有造诣的人所组成。一开始在讲什么课程执行力，我反对这么讲，这样把教师的创造剥夺了。教师不是简单的执行者，教师在教学的时候，会有自己的创造；而课程的编制主体是另外一群人，不可能所有的教师都来参与。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讲，他是教学的，他跟学生形成教学的复合主体。主体不一样了，相互之间怎么可以涵盖呢？涵盖不了。建筑师就不能涵盖工程师，他是两个东西。这样的涵盖带来什么结果？就是研究课堂教学改革的重心提高了，而不是重心下放，教师变成被改革，被执行。然后就是课程专家到处去做报告，做完了，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了。他们做完了报告，就认为教师应该会改了，怎么可能呢？教师的实践主体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课程改革的不同意见很多。哪怕就是他不说不同意见，也就是表面上跟着在转，在应付。政府把教师抓得太死，你问教师幸福吗？你有这么多的规定，一天到晚去检查啊，考核啊，干什么啊！弄的教师没有自由，没有真正把心思集中到他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去，这就影响了教育质量。

现在搞了许多教师荣誉工程，许多光环现象，有的人只要拿到了一个，就变成精致的个人工程。我们往往看到两类人，一类是敢闯的，善于发现创造，他们非常艰辛；还有一类是会钻营的，其实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以前作家是一本书主义，现在是一堂课主义，晒出名了以后拿着这堂课吃遍天下，一堂课可以不知道上多少遍。他的学生可以丢下，自己到外面去表演上课，接班上课。我真的是不喜欢这样。我觉得教师不应该是舞台式的，展示式的。而应该是认认真真的做研究。研究课不是展示课，要改变老师这种为了出名的这种浮躁心态。青年教师比较容易，他聪明啊，很快出名，心就不在孩子身上了，就在谋自己的成名成家身上了。我认为教育应该是淡化竞争的。现在学生里面的竞争搞得很厉害，我觉得教师里面也这样，也是各种各样的诱饵，好像用各种各样的荣誉教师才会去努力工作。这就会带来很多造假的，比如说评职称发论文，他可以不好好工作，写不出来就去抄，就出现一个产业，给他发论文，跟各种名利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竞争就把人心搞得浮了。教育是一个很长的事业，不是一次比赛就能成的。

王厥轩：教育质量本质上是师资质量，您对抓教师队伍建设有些什么看法？有些什么建议？

叶澜：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队伍建设，实际上是职前和职后。从职前来讲，他应该是对教师职业的重新理解，即：他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从合格到优秀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开始都以优秀教师的标准去要求。首先是有一个底线，高是无限的，越往高越个性化。

关键是你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再来提出关于教师怎么来培养，怎么来建设。

现在职前培养的问题很多。师范大学里面也有。真正把教师的培养当一回事的大学校长现在也不多，基本上都想着我们的大学排名在第几名之类的。对未来教师的培养想的不多。当然也有分管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在抓，但从整体上看，最大的问题是把教师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

对师范生的培养，还有很多陈旧的观念，认为教师就是学点教学法，学点进门技巧，把普通话、粉笔字、毛笔字、钢笔字“三字一话”，把这看成是教师的基本功（“三字一话”也要！也是基本功之一），但对什么是教师的真正基本功，教师是谁，他应该有怎样的品性，以及他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和他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当前所应该具有的等等这些根本问题，都没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或者说在对教师职业的价值、教师职业的特点还没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在那里培养老师。实际上师范教育的本身的观念，尽管说改革说了许久，但是观念的改革恐怕还没有完全的完成。这种滞后就带来了很多整个方案上的设计都成问题。

国家把免费师范生的名字改成公费师范生，“公费”表明了国家对这个职业的认识，对这个职业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动机来了，有的孩子为了将来谋个职业，有的认为教师职业相对保险点。这样想可能也是正常的，因为一到社会，什么样的想到都会有。问题是这个师范教育怎么使他最后对教师这个职业，哪怕他不做都有一个尊重，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选择不做只是可能觉得自己不适合，或者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很好的修炼自己，他不愿意修炼。但是他要懂得尊重老师。我觉得基本的还是探究的热情、对儿童的热爱等等，在这些都基本的方面有个顶层设计。这里将的是职前。倘若职后把这些系统知识再来补啊，再来弄啊，这就难了。

它比定期的知识更新、再培训要有用。真正的促进教师的发展，是他对自己的实践，不断的研究、反思、重建，越来越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深刻的认识，知道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搞师资培训。其实我认为师资培训也要有资质，还要给教师选择的自由。不是规定你必须在哪里培训。现在网络时代，交通也很方便，学分从哪里拿，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他有资质，我到华师大也可以，到上师大也可以。现在是培训跟着经费走，国家把经费给了谁，谁就有资格培训。其实国家给的、政府给的不是因为他的培训实力最强，有可能是他跟政府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等等。

加强教师在日常实践中的研究反思，不断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每个人的成长都要靠自己，靠外部是没有用的。外部只是一个影响，促进他，但是最终的变化，真正成长是个体的事情不是群体的事情。群体会成为一种力量，可以相互切磋，相互启发。但群体的一些教研活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要真正的能够在研究当中实现共同发展。

对教师队伍建设没有什么建议？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教师的工作量、教学的工作量，学校的编制在一定的意义上要增加，工作量要减轻。工作量减轻了，他才有时间去思考，研究、讨论。现在的编制很满，班额又超过，特别好一点的学校，50、60人一个班，稍微好一点的学校教师排得满满的，教师的负担很重。教师也要减负，减负不是叫他不要研究，减负恰恰就是减少工作量，每年有这么多钱搞培训，还不如用这些钱给编制增加一点，多增加一点编制让大家有时间安排一点研修的时间、讨论的时间、学习的时间。教师不是通过几次轮训就能成长起来的，关键你要让教师有学习的需要，有研究的需要，有通过学习研究有发展的感觉，然后他回到工作当中越来越感受到工作本身对他的吸引和魅力，那么这样他才会成长起来，而不是靠5年一次的轮训，然后大家都拿学分，反正拿了就解决了。钱这么多堆下去，真的我怀疑都用到什么地方。还有些人就扔到国外去。我觉得政策真的要变，要关注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生活的质量，这个质量就是要把研究放进去。尤其是一些先发展起来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在这些方面敢不敢做一些大胆的改革。这个才是政府该干的事。政府的编制不动，我们没有办法，校长也没有办法，只有他变了才能带来新的变化。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好心，我们也很急。但是好心和着急都未必带来好的效应。这里还是要研究，要讲究对事情的一些内在的规律性的把握。这些都把握不好，不知道教师到底怎么成长，什么对教师的成长才是有利的，然后我再建设教师队伍。真的，我看教师静下来的时间很少，这是一个问题，没有静下来他怎么反思啊？怎么来发展？

王厥轩：叶老师，我20多年前做您的学生，听您的课，武装了我的教育基本理论，懂得了思维的方法，对我这么多年的工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更从您的身上，学到了怎样做人。也就是要独立思考，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刚正不阿，始终襟怀坦白，待人真诚，敢讲真话。

今天听了您的一番话，发现您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层面，想得更深、更透。我真的很想再听您的课，一直做您的学生。

